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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危機作家」的村上春樹 
 

中村三春 

（政治大學日文系黃錦容教授譯） 
 

摘  要 
 

有關村上春樹文學男女間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容

易受傷），將延續在《層》第 4 號（2011 年 3 月）期刊中的

敘述，我將討論面對自然與社會危機之村上文學的樣式特

徵進行討論。 

自確立其作家地位的《尋羊冒險記》（1982）以降，村

上的文本敘事，可以說長期以來一以貫之地經常由意外的

事故所引發的地震、激進宗教犯罪、戰爭等暴力性的危

機，於其中交織著幻想性與歷史，描繪出其威脅到個人的

生存的各樣局面。 

由這個意涵而言，村上正是一個「危機的作家」。本演

講嘗試將村上文學其危機之位階，尤其以《列克星敦的幽

霊》（1996）、《神的孩子都在跳舞》（1999）、《東京奇譚

集》（2005）等短篇作品為題材進行解讀。 

 
關鍵詞：危機文學、村上春樹、《尋羊冒險記》、《萊辛頓的

幽靈》、《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東京奇譚集》 

                                                 
本論文為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所舉行之「災難・國族・影

像：東亞跨國現代性」國際研討會（計畫網頁：http://www.pcpm.nccu.edu.tw/）擔任

主講演講之會議論文。投稿時是以日文原稿為本，加以補充修改成學術論文，再經翻

譯後以中文稿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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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kami Haruki as the Author of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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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or: Ching-jung Huang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Wild Sheep Chase, a work in which 

Murakami Haruki established his position as an literary author, 

the depiction of various conditions of cris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writer's primary concerns. Characteristic of his texts are the 

portrayal of the violent and life-threatening crises, which 

include unexpected accidents, crimes committed by cults or 

wars, to name but a few. Since his stories are consistent in 

narrating of crisis blended with fantasy or history,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call him the Author of Crisis. 

   In this article, I will analyze and estimate the place of crisis 

in Murakami's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some of his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Ghost of Lexington, After the Quake, 

and Tokyo Strange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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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堀辰雄 1923/村上春樹 1995 

作家堀辰雄於 1923 年關東大地震避難的途中母親身亡。堀辰雄自己

亦因火勢延燒，被火勢逼退到隅田川。雖然痛苦難耐但仍拼命游泳掙扎，

最後被經過的一錢蒸氣船1救起。之後，據福永武彥在「追分日記抄」中

與堀多惠子夫人談話中提到，堀辰雄當時曾與父親連續三天，拿著手電

筒遍尋母親的遺骸。2
 谷田昌平在該評傳「堀辰雄」中曾提及此事，對堀

幾乎未將此遭遇作品化評之：「在這個事實中，我看見堀辰雄母親之死所

帶給他的強烈痛苦。震災當中母親的逝去，他必然遭受到幾乎無法將之

題材化的嚴重失喪感」(谷田昌平 38)。這是在一般意義上穩妥的一種解

讀的方法。但，有無可能其實是相反的答案？是否我們可以假設，在看

來與震災無關的《美麗村莊》、《風吹了》、《菜穗子》等純粹小說，他其

實以非單純的形態進行震災記憶的書寫呢？3
 我們是否應當留意的是，藉

由語言的表現於文藝文本的形式時，反而可見到如此悖論或逆向而行的

書寫行為呢？我們是否應將其視為其中蘊含了遭遇災厄的人們進一步將

其體驗朝向文化進行創作之固有根本契機？ 

如 1995 年 1 月的阪神大地震，以及 2 個月後同年的 3 月發生的奧姆

真理教犯下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將這些事件最敏感地反映於其創作

活動的作家，當然非村上春樹莫屬。在 1999 年 8 月至 12 月期間，村上

直接在雜誌《新潮》上連載了以"After the quake"為題的五篇作品，之後

再加入一篇而於 2000 年 2 月出版了短篇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4
 以及

比這部短篇集作品稍早，村上於 1996 年花費一整年時間，參訪了沙林毒

                                                 
1【譯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定期航行在東京隅田川上的小型客船。1885 年（明治 18 年）4

月，隅田川汽船有限公司開始營運。自吾妻橋至永代橋之間，分為 7 個區間，搭乘費用為 1 區

間 1 錢。  

 
2【譯注】詳見福永武彥。 

 
3【譯注】『美しい村』（假譯：《美麗村莊》），於 1934 年由野田書房出版。《風吹了》收錄於新

選純文學叢書，1937 年由新潮社發行，中譯本為江荷偲翻譯，2001 年新雨出版社出版。『菜穗

子』，1941 年由創元社發行，之後由角川文庫、岩波文庫陸續出版。 

 
4【譯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以及同名出版的連作短篇小說集。2010

年美國拍攝電影版。2000 年 2 月由新潮社出版，2002 年新潮文庫出版文庫本。這部作品主要探

討一九九五年日本神戶大地震對人們產生的影響，是村上春樹第一部以「地震」為主題的連作

小說。（引自：維基百科、博客來書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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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事件的受害者並集結成書。亦即是講談社發行的報導文學《地下鐵事

件》。5
 尤其後者的訪談集的形式，以及 98 年 11 月出版的續篇《約束的

場所》（文藝春秋出版）中，6
 也描述了親自參訪奧姆真理教信徒的內容。

二部作品做為作家的創作工作中而言，應可歸屬於特異的書寫方式。綜

觀村上的創作年譜，此二部作品亦可說是極為明顯突出的存在。 

但是，在《村上春樹全作品》版本的《地下鐵事件》之「解題」中，

村上否決了來自讀者的郵件訊息。針對讀者將參訪內容作為小說題材的

期待，他提及《神的孩子都在跳舞》這部作品。說道：「倘若當初我沒有

寫《地下鐵事件》的話，我覺得我也不會著手完成這本書。對我而言，

我認為這兩部作品有著很深的關聯」（『村上春樹全作品 1990-2000：6』

699） 。地震與沙林毒氣事件，原本毫無因果關係的兩個事件陸續發生

於這個時期，村上顯示了他將其視為現代日本的命運的象徵。從這點看

來，確實能感受到這兩部作品之間共通的要素。然而，我想提出的問題

在於，第一，不僅限於這二部作品，村上文學的位階原本就是描繪出人

類的災厄與苦難的樣態，亦即村上文學本身就是「危機文學」。發生災難

的結果，是否 1995 年這些事件就是強大地引導出他特異的危機書寫之資

質的原因。其次，雖然與從未在作品中提及震災記憶的堀辰雄不同，村

上自身所發生的事件並非在於其事件性，充其量是反映在他的作品風格

之中，並且進而昇華為小說。 

因此，我欲從這些觀點來概觀身為危機的作家之村上春樹。 

一、「容易受傷」的系譜 

說到危機，人生就是危機的連續。對於村上文學中的危機問題，雖

然可能有多樣的切入點，但我在此先區分出兩個觀點。若借用村上於 2009

年在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的演講中「高牆與蛋」的比喻說法，村上的小

說可說長久以來一貫以之地描寫著「高牆」，亦即體系與人之間的對決。

以及「蛋」，亦即是個人與個人間的關連問題。而這些對決或關連，時而

                                                 
5【譯注】《地下鐵事件》為村上春樹的報導文學作品。分別於 1997、1999 年由講談社與講談社

文庫刊行。2003 年收錄於『村上春樹全作品 1990-2000：6』。 

 
6【譯注】《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為村上春樹的報導文學作品。1998 年 11 月文藝春秋刊

行。2001 年則由文春文庫刊行。中譯本由賴明珠翻譯，2002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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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獨的；時而卻是彼此交錯地被描繪出來。7
 當中，首先可舉出「蛋」

的問題。亦即是將人視同為易碎物般的觀點來看，可舉出男女關係及親

子關係中「容易受傷」（vulnerability）的迴路模式。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 1987 年發行的《挪威的森林》一作。8
 針對此作，

木股知史評述所言：「直子靈魂的孤獨，是以性身體的無能為交換條件」

(178-79)。更周密而言之，渡邊與木月二者之間，將過往為「性無能」的

直子具備之「性的身體」，轉化成為性可能，因而決定性地傷害了直子。

他越是愛她，越是傷害她更深。直子之於渡邊，帶有「容易被傷害」

（vulnerablity＝脆弱性、誘發攻擊性）；而渡邊對於直子，則是背負著「容

易傷害人」的性格特質。這兩人的相互交涉，僅會衍生出最壞的結果。

直子是想當然耳，渡邊則因直子自己「容易受傷」的性格而被傷害。換

言之，容易受傷的惡性循環，正是《挪威的森林》此作的根本核心。其

後，「容易受傷害」與「容易傷害人」的相互交錯的性格，在《挪威的森

林》其後的作品更加顯著可見。針對此點，我曾經針對收錄於 1990 年發

表出版的《電視人》中的〈睡〉、〈加納克里特〉，96 年《萊辛頓的幽靈》

中的〈綠獸〉、〈冰男〉，以及收錄於《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的〈泰國〉與

〈蜂蜜派〉等各個作品，進行詳細地探討。9
 

譬如，〈綠獸〉的敘事者之女性的「我」，從一開始就打從心裡徹底

厭惡從庭院橡樹樹根出現的獸。一知道獸能夠讀取自己內心的想法，主

角便在心中不斷地加以凌虐，最後成功擊退並消滅了獸。丈夫因工作外

出，獨自在家的時候，為了「求婚」目的而出現的獸，她感到自己說不

定將面臨被凌辱的險境。因此，攻擊就是最佳的防禦。在遭到對方攻擊

之前先攻擊對方。這可說是「容易受傷害」的逆襲。在〈睡〉與〈加納

                                                 
7【作者注】參見『心をゆさぶる平和へのメッセージ―なぜ、村上春樹はエルサレム賞を受賞

し たのか？―』（《給震撼心靈平和的訊息——為何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呢？》）。但，

獲獎演講作為解讀文本的關鍵，在方法論上是不充分的。本稿只是作為關鍵字引用。 

 
8【譯注】《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於 1987 年所著的一部長篇小說。作者自稱此書為

一部純粹的愛情小說。 

 
9【譯注】《電視人》為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中譯本由張致斌翻譯，2000 年時報出版。《萊辛頓

的幽靈》為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以及以其為名的短篇集。短篇集在 1996 年由文藝春秋出版發

行單行本，1999 年由文春文庫發行文庫本。有關本文作者對上述短篇小說的探討，詳見「〈傷つ

きやすさ〉の変奏―村上春樹の短編小説におけるヴァルネラビリティ ―」（〈「容易受傷」的

變奏—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中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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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冰男〉等作之中也有共通的部分。亦即女性其性別地位（處

於劣勢）之自覺，進而皆以如此對應方式而收場。但，如此作法除了攻

擊之外，與對方之間的溝通實不成立。站在野獸的角度，牠是否欲傷害

她，其意圖不明。不僅是戀愛，任何溝通模式裡，只要是與未知的對方

二者之迴路無法打開的話，自然也無法開展關係。對於「容易受傷害」

進行過度的防禦，將會封鎖住所有溝通的可能性。對對方採取不用言語

爭論的攻擊，反而帶來與前述相反意味的「容易受傷害」的惡性循環。 

由此點而言，在〈泰國〉之中，雖然同樣是以「容易受傷害」為故

事主軸，但其樣貌卻大異其趣。在過去的確因為被男人傷害，造成無法

生育之身體的主角皋月，因為世界甲狀腺會議而來到泰國曼谷郊外的村

莊。從一位擁有靈異能力的老婆婆獲得關乎生命核心的預言。加上與導

遊尼米特間的談話，因而心境產生了變化。面對長久以來希望傷害自己

的男子能慘烈地死於神戶大地震的皋月，老婆婆說道：「那個人並沒死」，

「沒有受到任何傷害。雖然或許這不是妳所希望的，但這個事實對妳而

言真是一件幸運的事。請感謝自己的幸運。」這是老婆婆的傳話。尼米

特表示，為了讓皋月做好「迎接死亡的準備」，因而向她引見了老婆婆。

有關脆弱性的部分，直至死亡之前的持續憎恨，是絕對無法為自己帶來

平靜的。因此藉由導入「容易受傷害」的觀點，應可將皋月視為直子另

一個遙遠的後裔。相對於直子最後仍無法掙脫如此的惡性循環，皋月則

是藉由老婆婆與尼米特的幫助而順利脫離。但，關於〈泰國〉與震災間

的關係，我稍後將在本文提及。 

如此「容易受傷害」的觀點，可說顯現了典型的人在人際關係中受

到攻擊的危險性時，會如何應對的視角。從此角度來看，村上文學首部

創作的《聽風的歌》（1979）與接續的《1973 年的彈珠玩具》（1980），10
 這

二部作品倘若皆具有延續至《挪威的森林》的要素，也表示在處女作的

當時，這些觀點就潛伏流動於作品底部裏。相對地，村上對於「高牆」（體

系）的關心明顯浮上檯面的，是在《尋羊冒險記》（1982）一作以後。11
 

                                                 
10【譯注】《1973 年的彈珠玩具》為村上春樹的第 2 部作品。中譯本為賴明珠翻譯， 2001 年由

時報出版。 

 
11【譯注】《尋羊冒險記》是村上春樹的第 3 部長篇小說，發表於1982 年，曾獲得野間文壇新人

獎。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1%E4%B8%8A%E6%98%A5%E6%A8%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2%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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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系」的諸樣面貌 

《尋羊冒險記》的「我」，面對憑附在人類宿主身上因而得到腦血瘤，

於是接著成為「羊」的宿主時，為了阻止「羊」的支配，因而選擇與「羊」

一起同歸於盡的「鼠」。當探問那是何種狀態時，「鼠」的回答是：「那是

完全無政府狀態的觀念性王國。在那兒所有對立一體化。在那中心處，

有著我和羊」。「羊」的世界雖然是完全毫無矛盾對立，亦即是完全調和

的世界，但卻不允許擁有自我，做出個人的行動。換言之，那是純粹由

集體主義所支配，人們完美地被操控心靈般的世界。關於這一點，「鼠」

說道：「我喜歡我的軟弱。也喜歡痛苦和難過噢！我喜歡夏天的光，風的

氣息和蟬的聲音，我喜歡這些東西。」「鼠」以這個理由，亦即無論他多

軟弱無力，他都以尊重自我與個人的立場面向「羊」對抗之。極端來說，

從這部作品中已經可以看出村上在耶路撒冷獲獎演講時所提及的「高牆」

（體系）與「蛋」（個人）之間的對決架構。並且，如同將「羊」這類超

越性質的獨裁者及獨裁性的法則所支配的空間，替換成「那邊」的空間，

亦即替換成黑暗的世界。如果「這邊」的空間與光的世界，二者間的對

峙形勢明顯可見的話，表示《尋羊冒險記》一作提供了之後村上長篇小

說中一貫出現之平行世界構造的原型。 

此種黑暗世界與光的世界之間的雙重構造，可說是大衛林區（David 

Lynch）式的、亦或是大衛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式的哥德式幻想風

格，賦予了村上文本內蘊含的元素。比如在《舞‧舞‧舞》（1988）當中，

在海豚飯店再次相遇的羊博士，論及有關「我」身上「黑暗存在的理由」。

依附在「黑暗」力量的五反田君，意味著與「鼠」的下場相同，斷送了

自己性命。12
 而「我」藉由挖空了飯店的牆壁，幾度往返於「那邊」與

「這邊」之間，而最後以返回「這邊」迎來故事結尾（「由美吉！早上

了！」） 。13《發條鳥年代記》（1994、1995）中，如同這般的跨越邊界

線的模式，是以穿越井鑿洞的方式來表現。14「所謂世界就好比像旋轉門

                                                 
12【譯注】《舞舞舞》 是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1988 年分為上下卷由講談社發行，中文本為賴

明珠翻譯，1996 年時報出版。 

 
13【譯注】進一步的討論詳見中村三春「円環の損傷と回復―『風の歌を聴け』『1973 年のピン

ボール』『羊をめぐる冒険』『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四部作の世界―」（〈圓環的損傷與恢

復—《聽風的歌》《1973 年的彈珠玩具》《尋羊冒險記》《舞‧舞‧舞》四部作品的世界—〉）。 

 
14【譯注】《發條鳥年代記》 為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其中陸續收錄三篇：鵲賊篇、預言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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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僅僅在原地不停地轉動而已」。獸醫的這段話語，正好道盡此部小

說的基本構造。「我」因為妻子久美子的失蹤，尋找妻子的過程中，終而

觸及了大舅子綿谷昇的秘密。「我」打破了水井來到了「那邊」的世界。

綿谷昇的「黑暗力量」，「欲將不特定多數的人們無意識地埋藏在黑暗中

的某種東西引導出來」。「我」嘗試呼籲控訴其危險性，並試圖將妻子久

美子由那種力量手上奪回。《發條鳥年代記》第 3 部〈刺鳥人篇〉，於 1995

年 8 月出版發行，當中或許多少反映了當年年初所發生的事件。但即便

如此，作品中呈現的性格元素明顯地是在此之前就已預設好的。 

此後，《人造衛星的戀人》（1999）、《海邊的卡夫卡》（2002），以及

《1Q84》（2009、2010），也皆藉由如此空間性的雙重構造，以及藉由邪

惡力量的越界等元素展開故事，這個基調一貫持續著。15
 我先前已針對

這個構造的問題性，針對村上短篇作品〈窮嬸母的故事〉（1980）、〈嘔吐

1979〉（1984），16〈跳舞的小人〉（1984）及〈電視人〉（1986），17
 以及

長篇《發條鳥年代記》18與《1Q84》19等作品，進行了考察論述。若以長

篇的例子而言，則《尋羊冒險記》中的右派黑道份子是兒玉譽士夫；《舞‧

舞‧舞》中則是被連想到泡沫經濟體系的失控狂奔；《發條鳥年代記》中

描寫有關諾門罕戰役的歷史記憶、日本軍國主義等等；在《1Q84》中也

明顯地以奧姆真理教作為故事背景。雖然隨每個文本不同，呈現的樣貌

也很多樣，但這些作品的共同點都在於，來自「那邊」的世界，依附在

人們身上並進行心靈操控，且藉由暴力來支配個人的力量。《1Q84》的

                                                                                                                
刺鳥人篇。中譯本由賴明珠翻譯，2008 年時報出版。 

 
15【譯注】《人造衛星的戀人》是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1999 年講談社發行，隨後由講談社文庫

以文庫本形式出版。《海邊的卡夫卡》是村上的長篇小說。2002 年 9 月 12 日由新潮社發行，2005

年 3 月 2 日由新潮文庫以文庫本形式分上下集出版。《1Q84》則是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新作由

新潮社出版，2010 年 4 月為止出版了 3 部。 

 
16【作者注】詳閱中村三春「パラノイアック・ミステリー―村上春樹の迷宮短編―」（〈偏執狂

的推理小說—村上春樹的迷宮短篇—〉）。 

 
17【作者注】詳閱中村三春「短編小説／代表作を読む」（〈讀短篇小說/代表作〉）。 

 
18【作者注】詳閱中村三春「行方不明の人物関係―『消滅』と『連環』の物語―」（〈行蹤不明

的人物關係—《消滅》與《連環》的故事—〉）。 

 
19【作者注】詳閱中村三春「村上春樹『1Q84』論―歴史の書き換え、物語の毒―」（〈村上春

樹《1Q84》論—歷史的改寫、故事的毒—〉）。 

 



作為「危機作家」的村上春樹  43 

 

Little People，以及《海邊的卡夫卡》中「入口的石頭」等等。由此脈絡

視之，它們和《尋羊冒險記》的「羊」的脈絡連結，是一脈相傳的。 

又，已廣為周知的《地下鐵事件》的後記，「《沒有目標的惡夢》——

我們究竟要往哪裡走？」當中，村上論及他感到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與

已完成作品《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1985）二者間的〈闇黑〉（註：存

在於東京地底下巨大巢穴中，喝地下的污水，光吃腐爛的東西之生物）

有著連結。他認為那是「深植在我們內心的『恐懼』」的表現。或者這樣

的「恐懼」，是「作為集體記憶，象徵性地記憶著，是純粹危險事物的樣

貌」。他指陳出，絕對不應該被解放的事物，奧姆真理教犯下犯行的信徒

們卻將其解放了。由此可見，由創作初始以來，長期形塑出來的村上風

格的形象，經歷 1995 年事件的結果，也與時局事件匯流結合在一起。尤

其出於〈冷酷異境〉一章中，故事講述計算師、記號師的體制與「我」

二者間的對決。20
 有關進入「第三迴路」（世界的盡頭）的「我」，藉由

長眠不起換來不死的生命。這正是「完全無政府觀念狀態的王國」的一

種變化。地下鐵與〈闇暗〉的地下表象，是藉由表象為中介，連接至與

地震間的類比，並形成了村上文本的底層流脈。 

但，在此我欲論述的，並非是幾乎成為通論之「黑暗力量」的系譜。

而是有關遭遇危機時的人們，其應對之道是如何被描寫之敘事風格的問

題。堀辰雄藉由完全不寫有關自身體驗的方式，於某種意義上而言，卻

在作品中不言而喻地已闡述了該事實。這是探討堀的文本表現之研究

時，必須追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而村上危機書寫的再現情形又是何種光

景？ 

三、面對恐懼的想像力 

〈第七位男士〉發表於《文藝春秋》1996 年 2 月號，並收錄於同年

11 月發行的《萊辛頓的幽靈》中。關於此短篇的構造，我先前也曾提過，

這個故事採取的是聚集在場的人輪流說故事，也就是巡迴故事中其中一

個故事的形式。21
 以下是在日本國語教科書中也被採用的有名作品。在

十歳時看到被颱風帶來的大浪捲走的好友Ｋ在被浪吞噬的瞬間，看著他

                                                 
20【譯注】在小說中從事數據加密工作的虛構職業。 

21【譯注】詳閱中村三春「短編小説／代表作を読む」（〈讀短篇小說/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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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口大笑的記憶所糾葛，四十年後仍受良心苛責不斷做惡夢的他，在看

到Ｋ當時留下的純真畫作時，開始覺得那或許是誤解，進而解開心結的

故事。看著Ｋ的畫作，想起當時的他與自己「清澈如水的眼睛」，這樣的

發展確實是很唯美，但那也只是停留在推測的領域，實際上並非決定性

的解決問題。不禁令人好奇，學校是如何教導這種微妙的作品。但是，

暫且不論其證據或結果，這篇小說重要的地方在於，在面對危機情況時

卻因恐懼將眼光避開的問題。故事的結尾處第七位男士說了： 

我想，在我們的人生中真正恐怖的並不是恐懼本身，男士

在不久之後這麼說。恐懼確實存在。……它以各種形式呈

現，有時甚至會壓倒我們的存在。但是比什麼都恐怖的

是，背對恐懼還閉上眼睛的作為。因為這樣的做法，我們

把自己心中最重要的部分讓渡給了某個對象。以我的情形

來說―那個對象便是海浪。(『村上春樹全作品 1990-2000：

3』75) 

96 年 2 月發表的〈第七位男士〉，應是遭遇到 95 年的震災與奧姆真

理教毒氣事件所撰寫的，但是在這篇小說中卻完全沒有提到此事。但在

此提到的「從恐懼中移開眼光」，正是之前村上作品中便已出現的主題─

─面對脆弱與「黑暗力量」，以最明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敘述。而接續在

之後的《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等作品群，實際上也同樣是以各種角度挖

掘恐怖這個問題的文本。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就如大眾所知，題材並非是取自震災本身的

作品。而是採迂迴方式將與震災有關的故事收為短篇小說。巻頭〈UFO

降落在釧路〉（1999.8）中，由 TV 看到震災影像的妻子突然出走，迫使

丈夫必須離婚。妻子在留言紙條上評斷丈夫小村是「空氣的凝聚物」（沒

有內在）。丈夫小村將受託的小箱子送到釧路。但在那裡見到的島尾先生

卻向他說，盒子裡有小村的內在，把盒子交出去的話內在也就不會回來

了。他聽了後情緒激昂到「快要引發極度暴力的極限」。至於為何情緒如

此激昂，主要還是對方說中了他的心事。緊接著在〈有熨斗的風景〉

（1999.9）中，離家出走到茨城定居的順子，在看著妻小住在神戶市東灘

區的三宅先生所升的火時，哭著說「我只是個空殼」，於是兩人約好在火

熄了後一起死。三宅先生在這之前聊到被關在冰箱裡凍死的夢，以及傑

克・倫敦以嗎啡自殺的話題，整篇作品是圍繞著死亡時的生存方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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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故事。 

在三宅先生所畫的圖「有熨斗的風景」這張畫中，熨斗並非是熨斗，

而是「某件事物的替身」。亦即是一種比喻。統整這兩部作品，小村與順

子都是「空氣的凝聚物」與「空殼」。理由在於他們本質上都是替身，是

為了他人（妻子、家人）而生存著的關係。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中他們發

現這個事實。在其中可以看見震災的影子，以極其迂迴的形式呈現出來。

但重要的是他們發現這個事實，並沒有自恐懼中避開眼光。如果說升起

的火是什麼的替身，我想應該是他們自己的火葬吧！在死亡中生存，他

們所面對的恐懼就在當中。 

短篇小說《神的孩子都在跳舞》（1999.10）是描寫因信仰新興宗教的

母親與「御方」（神明）間所生的孩子善也，他如何追蹤認為是父親的男

子卻跟丟的故事。母親在年輕的時候因為即使避孕也不停懷孕的緣故，

在尋求醫師協助時，與醫師發生關係而生下了善也。在這部作品中，震

災只有在母親與其他信徒去大阪支援的設定下出現。在內容上與新興宗

教的連結還比較顯著。雖然圍繞著「御方」的母親及信徒・田畑先生等

人的發想很奇特，善也以及文本都未對宗教團體本身有何批判。不過，

故事中描述善也是因為「父之神的極度冷淡」而脫離宗教團體。這一點

會使人聯想到之後的《海邊的卡夫卡》。年幼的善也被母親因為傳教帶著

挨家挨戶地拜訪，這樣的設定可說是正面評價宗教崇拜的《1Q84》之預

先可見的前作。村上在《村上春樹全作品》的「解題」中，強調這些連

續作品，是以夾在兩個事件中不安的月份「1995 年 2 月」所發生的事情

為對象(268)。結果，在夜晚的棒球場跟丟了男人蹤影的善也，在投手小

丘上一個人跳起舞來。意即對身處充滿邪念與妄想之黑暗的他，肯定其

抵達的境界。以下的引文可看出這部看似與震災毫無關係的故事中，也

賦予了具強烈災難預感的敘事骨架。 

之後，他突然想起存在於自己腳踏著的這塊大地底下的東

西。那裡有深沉黑暗且不吉利的低鳴；有運載著不為人知的

慾望暗流；有黏滑蟲體的蠕動；有將都市化作瓦礫堆的地震

巢穴。這些都是形成地球律動的一部分。他停止跳舞，並調

整呼吸，如窺看無底洞一般，朝下看著他腳底的地面。

(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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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望因尿道癌而瀕臨死亡的田畑先生時，善也在心中默語：「我們

的心並不是石頭。［……］對於那些無形的東西，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

我們都能相互傳達」。雖然此處對於善也的領悟有詳盡的描述，但不可否

認亦有突兀的感覺。就好像善也本身變成了傳教士一般。但此處無論善

惡，彼此相互傳達心意，而其方法是藉由「跳舞」的設定，其實已經超

越了在《舞・舞・舞》階段時，為了對抗「那邊」的力量而「跳舞」的

發想。當發覺到自己之所以想探求真正的父親及出生的秘密，其實是發

自自己內心與地底黑暗相連結的黑暗面時，他也抵達面對恐懼不移開目

光的境界。 

關於〈泰國〉（1999.11）一作前面亦曾提及。「石頭」及地震的設定

上可見其聯想上的關連。換句話說，皋月是在得到占卜老婆婆的啟示後，

才能夠真正面對深藏自己內心的實質恐懼。因為對男人的憎恨，「所以心

底才會希望地震發生。以某種意義來說，引起那個地震的是我。那個男

人把我的心化作了石頭，把我的身體也化作了石頭」。此處應該要注意的

是，皋月內心的黑暗（故事中稱「石頭」）與地震這個外界物理現象，以

因果關係連結在一起的點上。這個因果關係，當然不是物理上的因果關

係，而是由於心理上的聯想，以及修辭法上的意象論。亦即是「替身」

的理論、比喩的理論，都意味著透過想像力面對恐懼的意義。 

如此看來，〈青蛙君！救東京〉（1999.12）中，信用金庫的職員片桐

在夢中與身長 2m 的青蛙一起大戰蚯蚓，進而阻止了 2 月 18 日上下型地

震在東京發生。這樣看似荒唐無稽的故事，也毫無疑問地能定位在這個

系列性發想上。雖然文本中的設定，是片桐在路上遭狙擊被送到醫院，

這或許是虛幻夢境，再加上也許在青蛙君自卷首一登場以後，這整個故

事說不定全都是夢。但是，既然我們實際上將夢境與憂患意識予以現實

化，並生活在幾乎沒有任何不可能的現實當中時，那麼片桐的記憶究竟

是夢境還是現實就不會是個問題。青蛙君所說「可見的東西不見得是真

實的。我的敵人同時也是我自己身體裡的我。我的身體裡存在著一個非

我」的這段話，對善也以及皋月二者來說，也都一體通用。 

從這些點而言，村上曾說過：「倘若當初我沒有寫《地下鐵事件》的

話，我覺得我也不會著手完成這本書。」這句話似乎也就能理解了。《地

下鐵事件》的後記〈沒有目標的惡夢〉中，村上執拗地表示奧姆真理教

的理論及系統，它與一般市民的理論及系統就像「相對的鏡像」般。大

眾媒體只用「他們那邊」與「我們這邊」相互對峙的立場進行報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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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態度是無法找出問題的本質。這個結構與村上本身的敘事構造也十

分相像。例如我們可以想想五反田君與綿谷昇的角色，可發現以小說型

態來說，村上的發言淺顯易懂。純粹以回想奧姆真理教毒氣事件後所寫

的作品《海邊的卡夫卡》中，被稱為強尼・沃克的田村氏；或是《1Q84》

中先驅者的領導人，如此對峙的鏡像結構應該更容易理解。然而從前述

的〈地下鐵－「闇黑」－地震〉的心象為始，地震與（如同奧姆真理教

般）的邪惡存在，二者是共有著相對的表象。而那是與物理性外界共同

存在於心理性的觀念之中，亦即是存在於自己內部的意識。〈第七位男士〉

中「從恐懼避開眼神之恐懼」的課題，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等連續

作品中，將外部的危機也視為心理內面的恐懼。最終是以自己不想看，

想看也不可視的自我內在意識為條件，村上正是以如此鏡像的意識來凝

視危機，展開其一貫的敘事。 

結論―從震災到震災 

我之所以會注意村上短篇小說的理由，除了因為這些作品是完成度

極高的書寫風格之外，同時也是因為容易被長篇小說的敘事所埋沒的重

點，在短編小說中卻都能明確地點出的緣故。村上之後在 2005 年 9 月發

行了短篇小說集《東京奇譚集》（新潮社）。與《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相

隔 5 年，與震災相隔了 10 年。尤其是最後的〈品川猴〉更是傑作。雖然

內心發覺自己不被母親與姐姐所愛，但是卻在無法面對這個事實的情況

下長大成人。長久以來都壓抑感情，並以防禦性態度生活的結果，變得

無法愛任何人的瑞希，在偷名字的猴子告訴他真相後才回歸正常。雖然

富有寓言性與幽默色彩，但〈品川猴〉也只不過是〈第七位男士〉中「從

恐懼移開眼光的恐懼」的高級變種而已。或者如〈哈納萊伊灣〉（2005.4）

描述獨子在衝浪時被鯊魚攻擊而亡的阿幸，在夏威夷島上因為只有自己

無法看到兒子的靈魂而悲傷，但隨即想到以前某個日裔警官曾對她說：

「我必須原封不動地接受這裡的一切事物」，大為認同這句話的他因而接

受了這個事實的故事。這樣的達觀・頓悟，是否就是「危機文學」 必

有的最終場面呢？ 

村上春樹於 2011 年 6 月 9 日於巴塞隆納受頒加泰隆尼亞國際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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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演講稿也被刊載。22
 內容中提及 3 月 11 日的震災與核電廠事故。前

半提出日本文化中「無常」的精神，表示對有史以來便與自然相互尊重

生存而來的日本人來說，即使震災帶來的傷害極大，但相信假以時日一

定能重新站起來。關於這點他並不擔心。但是到了後半，他批判在這個

以「效率」優先的現代社會中，日本人淡忘了自然對於核子的過敏症狀，

放任核能發電發展的結果，最終導致如此嚴重的事態。他同時進行了自

我批判。最後他提出喚回「無常」的精神，成為「非現實的夢想家」，藉

由如此作為，應能成為再生的出發點，以此論點作結。此次演講與之前

的耶路撒冷得獎時的演講一樣，來自媒體的批判似乎蠻多的。我當初雖

然對要傳遞的整體訊息亦有同感，但對於村上所言回歸「無常」精神的

看法，仍難免有格格不入的感受。 

但是，如同本次演講所敘述。第一，村上的文本中可以看到從初期

開始一貫至今的「危機文學」性格。而這種持續追求下的結果，造就了

他在巴塞隆納的發言。第二，「危機文學」對村上來說，絕不單只是描寫

災禍本身的報導文學（即使是在《地下鐵事件》中，各段訪問也都被視

為一個故事與敘事） 。接連的作品《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也是透過

迂迴的方式，以震災與人心相連結的故事性連鎖為創作泉源。這是「替

身」的理論，也就是以隱喻將物理性的外界與心理性的內面做連結的契

機。第三，「危機文學」到最後並不是以告發什麼、解決什麼為目的。而

是以面對災禍或受傷，尤是從避開眼神的自我本身的精神創傷，再度正

面去凝視注目恐懼。在那其中已經沒有所謂的外部或内部。環境與個人

在「危機」的狀態中是相互循環的。「我必須原封不動地接受這裡的一切

事物」（〈哈納萊伊灣〉）。我想這正是村上在巴塞隆納所說的「無常」之

內在真實吧？因此，那段演講其實是相當嚴密地依循著村上文學一貫的

文脈論述的。 

堀辰雄幾乎沒有將震災的記憶予以作品化。另外，作家原民喜雖然

在廣島歷經核爆並撰寫了記錄風格的小說《夏之花》三部曲（1949），甚

至被附上「核爆作家」的標籤。但他原有的特質，仍是在於從戰前便開

始培養的奇幻幻想短篇小說領域。原的最佳傑作是〈鎮魂歌〉（《群像》

1949.8）。此作中因核彈投下產生的災禍，與他原有的幻想特質融合一體，

                                                 
22【譯注】『毎日新聞』2011.6.1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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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反復・結巴口吃的修辭法，呈現出高度結晶的文學性。包含此篇的

短篇小說集《核爆以後》（未刊），顯示出原不能單以「核爆作家」稱之

所到達之藝術性境界。此作應可以成為重新檢討其小說家地位之契機。

但是至目前為止，對於原的評價，不曾脫離「核爆作家」這樣的標籤。23
 

我們極易受到災害或戦争等重大事件的衝擊性影響，而將注目焦點

只放在直接表現事件本身之所謂的寫實主義風文學。或是將重點只放在

對事件的歷史性、社會性、思想性批判或批評的言論上。並且也急於輕

易地否定主軸不在其上的文本，或是試圖從中讀取一些思想性的訊息。

這樣的態度本身作為我們對於危機的反應而言，也有充分理由的。但是，

當然地，這樣的態度對於文藝文本的接受而言，卻不是生產性的解讀方

法。作為〈危機的文學〉的村上作品，我深深認為已經超越了村上的文

本本身，不斷持續地拋出如此的反問。 

                                                 
23【譯注】詳閱中村三春「修辭法是否有確實傳達―原民喜與不合理的定調―」，收錄於『小

說的結構』，山羊書房，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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